【随笔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寒窗风雨】系列之十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MA 第一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牛庆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去年春天这个时候，我们去了阿拉巴马第一峰。

　　说起阿拉巴马，北美的人大约都知道这是美国的众州之一。这大抵不是因为这个州

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人文与地理而闻名于美，却往往是由于一个不能再简单的物理原因：

在五十州排名表上，Alabama 以其字母顺序憨居榜首。就连那广袤的Alaska州，在拼尽了

前三个字母之后，也只得屈居第二了。不少 UAH 的朋友都讲起过，说当初之所以在国内

往这所学校申请，是因为Peterson's  Guide中，最先看到的就是Alabama州的大学。

　　但是，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上，倘若要问 Alabama 州居何处，濒临何方，不在此

地的人大约不会特别留意，更不必说其冷暖四季，哪里山高，哪里水险了。就连我们这

些生活在此地的朋友们，那次造访 BAMA 第一峰也实属偶然。

　　Alabama 位于美国东南地区，南抵墨西哥湾，北接Tennessee Valley，夏热冬不暖，

版土平坦，州农广种棉花，便有棉州之别称。从东西两岸来到此地的朋友们都说，这里是南方，生活节奏慢。

　　最近这几年，到这里来的大陆朋友逐渐多了起来。工余课后大家在一起，常常围着地图以半天车程为半径画圈圈。就曾东去Atlanta ，CNN 播音室，西到Memphis ，Elvis 故园，北上Knoxville，Smoky Mountain ，南行下海墨西哥湾。毕竟是地广人稀，在行将春暖的时候，有朋友将地图再翻出来，仔仔细细地作了二次搜索，在一片绿色中找到了

Anniston附近的一个州立公园，曰：Cheaha State Park ，并意外地发现那里居然藏着阿拉巴马的最高山峰。大家于是兴高彩烈，卯足了劲准备登攀。

　　周末快到了，大家开始跟踪天气预报。当地几家电视台的气象员敢想敢说敢革命，整天围着气象云图指手划脚团团转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──山洪暴雨加霜冻，雹子裹着龙卷风，一天里敢给你报得应有尽有。至于那准头，统统按概率百分比计：光是一个“50% chance of rain”，就足以让你在经过半天的丽日和风之后，不知道剩下的半天里该是100% 的rain还是50%的sunshine ……。

    天气上的事，很外行，但总觉得气象员报不准天气也情有可原──也许这块地方冷暖交叉，气流常常不稳，才有这些频繁的风云变幻。至少人家那付认真劲是够有说服力的。尤其是当龙卷风袭来的时候，人家一遍又一遍地站出来号召大家采取防范措施，那当口，仿佛全城都钻进了closet、地下室或大桥下面，惟有气象员还站在风口浪尖上。虽然往往都是虚惊一场，但总是有备无患，大家对电台及时的预警和跟踪，始终感激不尽。

　　这一次，几家电视台破了天荒，异口同声公推一个难得的好天。有朋友就动用了 “与非”逻辑──气象员说晴天很可能要下雨，但雨既然下在了Huntsville ，到了Anniston，那里就该是个晴天……。

　　一辆租来的车子挤挤地塞进了六位同胞，一曲“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”伴着大家向东，向南。

　　两个多小时之后，车子离开了喧嚣的市声，蜿蜒在峰回路转的山梁间。这一带是

Talladega 国家森林区，Cheaha州立公园就掩映在这一派茫茫苍苍中。

　　果然是一个和曦的春日。兰湛湛的天空中悬着的几朵云，仿佛是Alabama 田里的棉花没有收回去，被风吹上了天。毕竟还是春寒料峭时，层峦的林区仍是枯枝森然，但仔细端详那不动声色的枝头，不难发现春的信息已经在饱饱地孕育着。山梁静静的，除了车轮卷起的风声，一切都安宁地歇着。

　　我们原以为到达最高峰是需要徒步跋涉一段路程的，不料车子一路盘旋而上，等停下来觉得该是点火造饭的地方的时候，那里竟有一座土里土气的石砌了望塔，门口一块木牌上，赫然写着：Alabama 最高峰，拔海2407英尺。换成我们熟悉的单位，连同四舍五入也才 734 米，实在是猴子称霸王，算不得高，更无多少险。

山虽不高,然登塔四望，竟一揽众山小，苍茫林区起伏于脚下。猴子到了Alabama,果然成了霸王。

如果说没能跋涉就达顶峰，以及那颇不值得夸耀的海拔数码使大家略感失望的话，公园里几处Trail 上的登攀却比最高峰更值得流连。

　　Cheaha有多条攀行的Trail，穿山过涧掩映在密密的林木中。午时之后，大家开始沿著Trail 穿行，在清风里攀援。

　　雨后的一条小溪流从高高的山岗上奔下来，快到我们跟前了，突然捉迷藏似地钻进了一片卵石败叶中，等我们低头仔细去脚下找寻，它又象个顽皮的孩子在下游的山崖上扮个鬼脸，哗的一声逃远了。

　　Cheaha还有一个独特的景致：Trail 的尽头往往是凌空的悬崖，巨石参差，高矮不一。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晕山晕水症的人尽可以在巨石上临风端坐，放眼百里平川。陡峭的山

崖，强烈的高差也为攀岩爱好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训练场所。于是，所到之处总能看到许多全副武装的攀援者腰系绳索，或足蹬崖壁攀行而下，或凌空飞绳而降。有父亲携儿子前来练习，每完成一次登攀，为父便大呼小叫，那个兴奋，连石头都要让他激动得摇晃起来。暖暖的阳光下，崖顶的巨石边，就站满了看热闹的游人。我们倒是有些纳闷，如此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，为什么连一块警告牌都没有，更见不到半截保护栏杆？

　　有游人大著胆子攀上凌空石，还站将起来好顶天立地光辉留人间。看那架式似乎坐下比站着更妥当一些。因为收入镜头的，活脱脱是一个心惊肉跳腿打颤的魂。

　　晚风吹累了，朋友们尽兴收车回府。返抵市区，扶把人减速发问：

　　“下一个目标在哪里？”

　　“Let's go to Ryan's”不知谁嚷嚷了一声。

　　“Yes, Ryan ! ”本来已经迷迷糊糊的六饥肠，这一回异口同声。

　　餐馆里碰上另外一位朋友携一家老小在用餐，问及行踪，六位凯旋者争先恐后：

　　“我们征服了BAMA第一峰”。

　　朋友一惊，忙问第一峰多高多险在何方？

　　六勇士你望我我望你，竟一时语穷，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讲呢还是真的已经记不得那

个733.65米的尺码……。

一九九四年三月于 Huntsville

